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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传承困境与解决思路
——以乡村振兴为视角

任 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所，北京  100101）
摘 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有着巨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而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乡村文化价值观念的

存储库，对它的深入挖掘与传承，可以为乡村社区的文化重构起到关键作用，它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文化遗

产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具有治理、整合、教化的功能。目前而言，由于城市的虹吸作用，让乡村社会表现出文化撕裂的状态，

其存在文化空间遭破坏、文化网络存断裂、文化礼俗少传承、文化遗产缺人才等问题。如何振兴乡村文化，传承农业遗产，本研

究认为根据“空间情境—互动网络—仪式认同”的互动仪式理论，应该从四个方面入手：活态保存乡村文化空间、重构新型乡村

文化网络、再建乡村文化认同感、培育乡村文化人才，以此把优秀价值观念有机融合于乡村社区生产生活之中。让乡村文化得

以振兴，农业文化遗产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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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Functions， Inheritance Predicaments and Solutions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N　Chao
（Institute for City Situations，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has great practic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
cance. The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repository of China's excellent cultural values. Its in-depth excavation and 
inheritance can play a key role in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vi⁃
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has a strong social attribute， and has the functions of gover⁃
nance， integ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At present， due to the siphon effect of the city， the rural society shows a state of 
cultural distortion.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space， the rupture of cultural network， the lack 
of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etiquette and customs， and the need of talents in cultural heritage.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ac⁃
cording to the interactive ritual theory of "spatial context - interactive network - ritual identity"， we need to start from 
four aspects： the preservation of living rural cultural space，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ultural network， the restore 
of rur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cultural talents. By doing so， excellent traditional values can be inte⁃
grated into rural live and work to revitalize rural culture and pass down the agricultural culture to future generation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functions； predicament

乡村振兴，不仅要增加农民收入，更要振兴乡

村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深入挖掘优秀

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焕发乡村文明新气息。”显然，农业文化在乡村

振兴中将起到价值引导功能。  

广义而言，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

程中，根据生存需要而创造并传承至今的各种生产

技术经验和农业生活经验，它以物质、仪式的形式，

保存下来古人的生产方式、生活经验与道德规矩，

并以此共同构成了文化空间［1］。简单讲，农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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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就是传统农业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遗存的综

合体系［2］。农业文化遗产让地方知识得以留存、情

感结构得以显现，精神信仰得以传承。尤其在当前

社会，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道德规范，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精神谱系为乡村振兴提供丰富的资源，一

方面，它为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提供伦理支持［3］。
另一方面，为后工业化社会，人将如何发展，人与自

然如何共处提供现实根据［4］。通过研究农业文化遗

产的社会功能、传承中遇到的困境及解决思路促进

农村乡村文化振兴，为实现全面的乡村振兴助力。

一、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

传统乡土社会，农业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

功能属性［5］，包括社区治理功能、社区整合功能、社

区教化功能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中

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社会

功能。

（一）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文化空间对乡村社区的治

理功能

乡村作为一种空间形态，是保存农业遗产的重

要基础。同时，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乡村的地理

性标志的文化空间，它是村民获得身份认同、情感

联结、习得地方性知识，进而规范个体行为的媒介。

乡村社区治理，往往借助传统乡村文化空间中

的文化共识和沟通网络两个要素得以实现：（1）文

化共识。文化共识是基于地方性知识构建起来的。

地方性知识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具有地方社区的基因［6］，是村民在确定时间和地域

内，通过共同的交流方式，信仰习俗使得社群成员

在思维范式与行为模式上达成一致［7］。地方性知识

深深嵌入到本地人的生活与生产之中，它已经成为

村民相互认同、维持村民团结的内生动力，是乡土

社会治理得以被认同的重要基础。（2）沟通网络。

在农业文化空间中熟人社会建立起来的沟通网络，

维系着乡村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规范。这些规

范往往在处理各种村民矛盾，解决社区层面的公共

事务方面起到关键作用［8］。李志农、乔文红［9］曾以

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为研究对象，阐

释出乡土社会中的文化遗产在维护村落社会秩序，

规范村落个体行为积极作用。除此之外，乡村社会

中的熟人沟通网络，也实现了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

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文化空间的互构交融，通

过传统文化遗产提供的空间实现了村中的社会治

理功能。但随着农民的离村离乡，以及大众传媒窄

化乡村文化传播，致使乡土社会中的沟通网络正在

发生断裂，沟通渠道正在阻塞［10］，这造成乡村中权

利结构失衡，一些村民的诉求得不到充分表达，乡

村社会中的不公正、不信任的现象也随之出现，乡

土社会中原有的和谐关系逐渐消失［11］。
（二）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信仰对乡村社区的整

合功能

农业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不是形式体系，而是

一种包含情感观念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是千

百年来人与自然间的宝贵共存方式，是一种文化信

仰传统。这种传统依靠信仰空间把村落居民团结

在一起，整合起来［12］。
在农业文化遗产中，宗祠与庙宇充当着文化信

仰的关键载体。宗祠作为村落社区的公共文化活

动场所，它承载农业文化遗产的信仰文化，“村村有

宗祠，无祠不成村”已成为东南地区村落社区的信

仰核心，以宗族为基础的社区认同不仅解决村民矛

盾，也是建立乡村社区内人与人、人与祖先间的重

要纽带［13］。庙宇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

宗祠的进一步延展。它除了建构当地村落的信仰

体系，还起到整合当地关系网络、沟通人际关系的

作用。表现出对村落秩序的系统性整合功能包括：

人神之间、信众之间、家户之间、村落之间、村与政

府之间的关系都通过庙宇整合在一起［14］。在这种

关系下，借助对庙宇的维持与管理，发展出新的权

利资本，这种资本是群体权威代言人，它作为一种

长期性、制度化的结果，获得群体的支持与力量，进

而把村民团结在此周围［15］。正是由于很多农业文

化遗产中具有如此特性，因此，它所发挥的作用与

众多的制度保障有着相同效果，很多时候乡村治

理，往往借助非正式的制度保障来保证乡村社区内

的良性运转，让乡村社区内的各种关系沟通

起来［16］。
显然，传统文化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它的

位置。“世俗化”的信仰或信任体系在文化认同危机

的情景中成为替代性的生活策略，并对构造现代社

会的自我认同做出一定贡献。如果传统农业文化

在乡村社会解体，其农民信仰体系将成为真空，生

活方式和文化结构最终发生崩塌，那么乡村社会的

整合功能必将受到巨大影响［17］。
（三）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村规民习对乡村社区的教

化功能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包含农业生活方式的

系统，它蕴藏着农业社会方式的运转规则。村规与

民习就是其中重要遗产，在乡村治理中：由于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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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导致乡村模式发生转变，政府

对乡村干预能力下降。这让乡规民约的规范作用

在乡村社会变革中显现出来［18］。通过乡村文化礼

仪的熏染，村落个体通晓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

做。在熟人或者半熟人社会中，形成的监督网络也

让村落个体收敛其越轨行为［19］。在体验劳动的过

程中，逐渐养成勤劳、节俭的品格，培养了耐心的

品质［20］。
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其包

含着内在凝聚力和认同感［21］。正是农业文化的这

种社会功能，建立了村落的诚信，处理了人与人的

关系形成网络；规范了村落秩序，处理了人与村社

的关系；调和了村落社区的发展，处理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关系。因此，乡村振兴，更应该振兴乡

村村落这个文化空间，让原有的社会功能得到更好

发挥。

二、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困境

随着乡村社会文化结构发生解体，乡村社会精

神文化缺失，其相互攀比、散漫虚浮、赌博、迷信等

不良风气与陋习在乡村社会滋生蔓延，让当前的乡

土文化被打上“落后”与“穷困”的烙印，乡村文化在

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扭曲和迷失［22］，受这种风气

以及现代化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农民对村内公共

事务的关注度日渐下降，原有的承载村民参与的政

治空间、节日时举行仪式的信仰空间都正在衰落，

随着文化空间的衰落，文化网络也发生断裂。农民

对原有的乡土社会文化正在失去认同感［23］，这让农

业文化遗产面临严峻的传承困难，给乡村文化的振

兴带来巨大阻碍。

（一）乡村文化空间遭破坏

乡村不仅是与城市相区分的地理区域，更是承

载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载体。村落空间不仅提供

了物质载体，更传承了古老的农业社会经验。农民

利用乡村这个物理空间与熟人网络，在群体生活中

获得集体认同。父辈借助这个空间把已有的乡土

知识体系与过往技术经验传授给子孙，并在这种代

际交往中，让子孙习得在乡村社会中生存的技

艺［24］。同时，只有在乡村空间内，一些民俗节庆才

能被操演，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操演着各种

具有表达长幼有序的仪式化传统，以此加深村民对

地方知识的掌握。

但因为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许多乡村转化为城

市一部分，进而被动消失。很多乡村中年轻居民不

断逃离乡村，原有父传子继的地方性文化在乡村社

会的不断变迁中消失殆尽［25］，这更导致原有的乡村

文化空间衰败与解体。张良［26］在分析乡村文化空

间的衰落时指出，现代社会是破坏乡村文化空间的

根本原因，在这基础上，乡村原有的信仰空间、生活

空间、生产空间、消遣空间以及政治空间开始走向

流动、开放、异质。原有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仪式不

能得到演练，进一步导致地方性知识构成的乡村文

化空间在个体化进程中发生解体，乡村文化空间的

破坏，让农业遗产的有序传承缺少了必要的空间

基础。

（二）乡村文化网络存断裂

“文化网络”是杜赞奇在《文化、权利与国家》一

书中提出的概念，是指乡村中以各种组织为表现形

式，通过感情纽带或共同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念而结

成的共同体。它会激发人们的责任感与群体认同。

农业遗产的传承不是单纯依靠政府或社会组

织就能解决的。它是需要本地村民、乡土精英共同

参与，相互支持才能完成的事情。因此，只有完善

乡村文化网络，才能链接政府、社会组织、村民与村

中精英，让多元参与者形成合力。传统乡村的文化

网络其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依托于传统农业生

产方式结成的血亲关系，编织出村落社会的熟人网

络。以熟人网络为基础的文化网络，在解决村落公

共事务、处理社群内部矛盾起到了决定作用，并成

为村庄治理与个人行动的基本逻辑。

但随着现代化推进，血亲关系伴随以核心家庭

为基础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日渐淡化。这也造成这

样一个问题，就是熟人网络的作用日益衰微，促使

乡土社会文化网络也彻底失效［27］ 。失去了以熟人

网络的认知基础，那么在维持身份认同、处理村内

公共事务、解决村落矛盾上面都造成巨大障碍。陈

楚杰与袁梦倩在江苏省 J 市的农村调研中就发现，

当前农村社会的村庄个体的身份认同混杂，原有的

共同价值观念已经解体，有的年轻人、甚至在外多

年的中年人都认为家乡的一些繁文缛节规矩，阻碍

自己谋求更高的收入。过去集体意义下的价值符

号在当前遭受瓦解。同时，由于身份认同解体，致

使村庄内的村民存在着传统的、现代的各种不同价

值观，因此在处理村内公共事务上，很难形成共同

意见。传统村落社区内部有效构建的公共文化行

动基础发生动摇，原有乡土社会中的文化网络发生

彻底断裂。并且由于政府只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那么在缺少文化网络，缺少有效沟通的乡村社会

内，村落中的伦理事务、日常事务都成为乡村发展

的绊脚石［28］。在作为连接共同体的纽带发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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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那么共同体也意味着最终的解体。

（三）乡村文化礼俗少传承

农业遗产传承得以表现的外在形式就是乡村

社会的规范行为。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很多礼俗规

范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合理性，这也是农业遗产需

要传承的重要原因之一。梁漱溟［29］在《乡村建设理

论》中曾说到，传统中国乡村社会靠礼俗维持，而中

国将来新的社会组织结构仍然要继承很多传统规

范，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目前而言，随着现代理性

的深入，维持乡村规范的文化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

变化，乡村生活礼俗正在消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方面，传统道德禁忌的消失。随着时代发

展传统道德与现实发生脱离，原有的道德教育和社

会行为已经无法约束乡村中的个体，最终造成道德

失范［30］。另一方面，乡风民俗仪式存在社会缺场。

致使情感和价值观念与社会生活割裂，导致乡村社

区的文化规范被排除在了公私领域之外［31］。任超

在京郊榆垡的调研中发现，很多年轻人很少参与到

村庄的文艺活动中，即使过年过节，多数年轻人依

然只围着电脑转、围着手机转，致使很多年轻人与

村庄失去了情感连接。道德规范的缺失与民俗仪

式的缺场，让乡村社会中的年轻人无法去重复、演

练这些包含道德性的仪式，导致乡土文化的濡化作

用在农村中慢慢消失。这造成最大的后果就是村

庄中的文化记忆被遗忘，年轻人乡土社会所保存下

来的一些优秀品质被遗弃，让乡村社会出现“失魂”

的状况。

（四）乡村文化遗产缺人才

乡村管理人才匮乏是乡村振兴的困难之一，乡

村空心化是文化遗产传承困难的主要原因。由于

城市对乡村的强大虹吸效应，很多乡村精英被吸纳

到城市之中，这造成乡村的空心化，致使乡村社区

缺乏合格的管理人才［32］。而乡村中的农业文化遗

产本质上又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需要综合

的、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管理手段。由于趋

向于老龄化的农村，缺少管理人才、技术人才，致使

乡村的文化遗产很难被运营起来，进而文化遗产的

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被忽视，文化遗产的保值增值

无法实现。由于村庄没有真正管理人才的引领与

支持，那么在文化遗产传承的同时，很难保证村民

主体的利益，这也让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变得更加

困难。而没有足够资源为当地农民提供经济回馈

时，又不能提供充足就业岗位吸引年轻人时，会让

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村庄［33］，它造成了乡村精英

人才的进一步缺乏。

总之，文化空间衰落、文化网络断裂、文化礼俗

消失、社区精英缺乏，这些都是当前农业文化遗产

传承中的主要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巨大

困难。

三、农业文化遗产传承问题的解决思路

乡村振兴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创造了社会条

件。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今的价值，又为乡村社会的

振兴，尤其是文化振兴提供了文化支持。如何解决

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问题，其中戈夫曼的互动仪式

理论，为文化传承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根据互动

仪式理论，“情境——互动——认同——情感”是一

个塑造社会凝聚力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与传承的

过程。而当前乡村社会农业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传

承问题，其实正符合互动仪式解体的过程。因此，

重建“空间情境——互动网络——仪式认同”这种

机制，依靠精英人才整合村庄情感，带动个体在经

济上的增收，共同发力才是解决农业遗产传承问题

的关键。

（一）传承需要保护好乡村这个文化空间

保护传承农业遗产，就是保护好村落空间。村

落空间是农业遗产的重要载体，更是传承的基

础［34］。如何保护好乡村文化空间，最重要的就是处

理好乡村社会发展与文化空间保护两者之间的关

系［35］。乡村文化空间的保护不仅要活态保存、行政

保护还要以改促保；在保护乡村原有空间功能的前

提下，提升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便于村民生产生

活；在追求乡村旅游经济基础上，不能破坏原有的

村落空间形态，把传统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发展［36］，
一些传统健康的节日仪式应该被恢复并操演，让这

些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融合进旅游之中，通过旅游带

动文化空间的保护与宣传。同时，随着时代发展，

便捷的数字化技术，有必要利用在乡村文化空间的

保护上。建立村落的图像数据库，把乡村的文化资

源、乡村资源的地理分布进行数字化保存，通过三

维可视化分析，虚拟数字化技术的存储与远程体

验，让乡村文化空间一方面在现实中得以保护宣

传，另一方面，也可以以虚拟可视的形式留存在历

史之中［37］。
（二）传承需要重构新型乡村文化网络

农业遗产的传承作为一种乡村公共性事务，需

要乡村文化网络发挥巨大作用，因此重建乡村文化

网络是农业遗产传承必要条件。重建新型乡村文

化网络，必须整合好政府、村民与乡村精英三者间

的关系，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让乡村文化网络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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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构建。

首先，农民作为乡村文化网络的参与主体，必

须保护好农民参与的权利与发展的权利［38］。因此，

在乡村保护中必须考虑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

能只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而剥夺了地方农民发展、

增收的需求。最为关键的是地方保护主体的农民

必须参与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他们既是保

护对象也是参与者、实践者，因为农民与政府、学

者、社会组织的文化角色和身份不同，他们长在本

村，了解当地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他们知道本地

文化资源的来龙去脉以及文化故事，他们能利用自

己的所知，增加这些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性与故事

性。他们的参与可以深化、扩大农业文化遗产的保

护深度［39］。
其次，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文化网络引导者，

要回归乡土社会，把政治身份转变成村内人身

份［40］。农村基层党群联对农村工作的开展与构建

乡土社会的文化网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

基层党员干部，既要把握乡村特点展开工作，又要

成为村中一份子作为一个自然人与村民产生生活

联系。不要把自己作为局外人，脱离村内社会。这

种两条腿走路的方式，能把村庄个体团结起来，除

了更容易处理村庄事务，解决村庄矛盾外，还让基

层党组织与村民产生真正的天然连接。王佳璐、叶

敏［41］在对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调研中已经发现，基

层党组织在身份转变后，党群关系变得很紧密，在

村中事务的处理上与村民更具有一致性。

最后，乡村精英协助整合多元主体，共建乡村

文化网络。公权力与村民集体，需要有中间媒介进

行衔接，才能让双方彼此认识和沟通，也只有建立

有效的沟通渠道，才能让基层党组织与村民间形成

真正的互相理解与共识。而这一媒介，往往由乡村

精英来充当。乡村精英一方面具有沟通公权力的

基本能力与政治认识，一方面又了解本地风土人情

与村庄情况，在协调两者关系上能较好地把握彼此

的需要和诉求，他们是乡村文化网络建设必不可少

的一环。

显然，乡村文化网络的建立需要三者间协同，

依靠三者建立起适应本村特色的地方组织，通过组

织解决已有的村民矛盾与公共事务［42］，以此实现农

业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进一步推动乡村社会、文

化的发展。

（三）传承需要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感

乡村文化认同感是乡村文化网络的内在表达，

它为集体行动提供价值导向，是乡村集体行动的根

本动力。同时，它也是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

动力。

乡村文化认同感的建立，一方面，需要重塑原

有的乡文化认同载体。张新龙等［43］以鄂西北的立

族碑为研究案例，指出在修碑这一共同行动的过程

中激发了全村武氏的集体认同感，通过修碑这一仪

式整合了已经很弱的乡村认同，弥合了村庄内的伦

理秩序与社会秩序。通过这一行为，让已经失范的

村庄又一次被规范起来。另一方面，需要乡村的

“再集体化”。张红阳等［44］认为，在中国乡村社会的

发展变迁中，传统的思想仍然存在，农民的生活逻

辑一直没有根本变化，只有在集体力量下的乡村，

每个个体才能成为乡村文化的守护者与认同者。

他们在以然星村村民调研中发现，然星村民之所以

有着极强的乡村认同感与集体责任感，是由于这个

村子在集体化后，村集体能够比城市居民提供更好

的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社会保障，这为他们的身

份认同建立了强大的基础。

不难发现，文化认同感的建立除了需要以一种

关乎个人利益的共同行为外，更需要乡村社会能够

为个人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与生存保障。因此，在

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在乡村价值观弱化的前提

下，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借助村民共同参与的

文艺活动来培育和践行新的价值观念，以此来整合

乡村社会内个体认同感。除此之外，乡村集体还应

关心村庄个体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这

样每个村庄个体才会承认是集体中的一员，才会发

挥“主人翁”的意识。

（四）传承需要培育乡村精英人才

农业文化遗产传承除了村民个体的有效参与、

基层党组织的支持引导，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发展

的又一补充形式。对于乡村精英而言，这个群体是

传承文化遗产的重要支持者。 乡村精英在乡土社

会的文化引导中，往往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很多村庄的第一书记肩

负起了乡村振兴的责任。他们也是村庄的外援型

精英，这些精英人才自身往往能力强、肯吃苦、有责

任感，善于组织与宣传，并真心解决村民实际困难。

在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上，驻村“第一书记”由于形成

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基于这一现实。这些嵌入型乡

村精英往往能发挥自身优势，在与内生性精英在双

方互动基础上，他们能带动优秀乡村文化价值观念

在村庄内快速传播［45］，能让村民认识到农业文化遗

产的重要作用，更能有效激发村民对农业遗产保护

与传承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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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中的内生型精英，通常具备一定掌握文化

遗产管理与传承的能力。它们需要借助政府的帮

助，才能发挥出自身的优势。政府在文化支持上在

给予资金支持外，要为其赋予文化的组织者、传播

者与传承者的责任，并且要为这些内生型精英搭好

平台，建立文化传播渠道。

任超［46］在北京太子务村的调研中就发现，太子

务村的武吵子文化遗产就是本村内生型精英作为

重要的管理者与传播者出现的，他们借助政府的帮

助，组织村民参与大型演出、协助政府制定相应的

文化遗产宣传策略、并进入区中小学讲授武吵子课

程，正是在政府的支持下与培育下，不仅让太子务

村武吵子走进了校园，还走向了世界。武吵子队伍

先后到访过意大利、日本等国家。

除此之外，在数字化经济发展今天，乡村社会

内更需要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技术型精英，在这方

面，政府可以通过吸引本村在外的信息技术骨干，

回村发展。政府利用自身的资源，为这些技术精英

提供支持与外部对接，让他们容易把乡土社会中的

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除了带领村民增收外，

也能让这些技术参与农业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之中，

在一定程度上利于乡村品牌推广［47］，让大众对乡村

社会重新进行认知。

总之，当前文化遗产的传承既需要外来精英的

引导，又需要乡村精英的支持，更需要技术精英的

参与，只有三者协同才能让整个村庄互动起来，也

只有培育好乡村人才，才能激发起村庄的活力，正

是在统一的目标下，农业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为一

项事业被坚定地执行下去。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我们可以发

现，传承需要有较为完整的乡村文化空间、因为乡

村空间是传承的物质载体与空间载体，它是人们展

开活动的空间基础。在这个空间载体之上，要建立

顺畅的乡村文化网络通路，除了链接乡村内每个个

体成员外，也让他们彼此互动起来，这为价值观的

传播与重塑创造条件。同时，借助乡村内的文化网

络，可以更好地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感，让村民对村

落的共同价值观念得以内化，成为村民价值体系中

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传承最为关键的还是要有

可以引领乡村文化发展的相关人才。只有在政府

引导下，乡村精英支持与村民全面参与，才能促进

村庄观念的整合，文化网络才能坚固，乡村传承空

间才能得以维持（图1）。

图1　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基础与策略

精英支持

政府引导

村民参与

介入主体与手段

乡村精英人才  　　　　　  　　　　　　　　培育乡村人才

乡村文化礼俗  　　　　　  　　　　　　　　重塑文化认同

乡村文化网络  　　　　　  　　　　　　　　重构文化网络

乡村文化空间  　　　　　  　　　　　　　　恢复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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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而言，乡村中这些传承的要素已经遭到一

定程度的破坏。如何让传承机制得以落地转化，本

研究从现实来看，一是除了增加政策的干预外，还

要根据社区实际情况，重塑乡村的文化结构。从过

去忽略地方传统文化，转变成当前对地方文化元素

的深入挖掘，以经济为着眼点、文化网络为连接点，

共同建构政府、精英与村民三者关系，政府除了带

领农民进行经济增收外，还要团结村民、回归农村。

二是重构新型乡村文化网络，利用优秀乡村人才在

乡村社会内进行价值引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基本价值观念，整合村庄凝聚力。增加乡村各

种文娱活动、恢复传统节日庆典等，把“观念”有机

融合于乡村社区之中，进而重振乡村精神面貌，激

活乡村发展动力。三是，通过乡村空间进行文化的

再集体化与再仪式化。实现个体成员价值重塑外，

要加强对村落弱势群体的关怀照料，村落个体的基

本生存与生产得到基本保障，重新赋予个人的归属

感。同时，依靠日常生活中礼仪实践、仪式活动来

强化社群网络的连接，以此提升整体社群的动力与

活力。

总而言之，农业文化遗产与当前国家的发展理

念存在着历史性与社会性联系，农业文化遗产的传

承保护对于乡村文化的重构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

内源性动力。在国家发展层面，农业文化遗产中的

绿色发展理念，为我国后工业化时期人与自然和谐

关系的建立提供经验基础。在社会治理层面，农业

文化遗产中优秀的礼俗规范对乡村社区治理提供

了文化资源与创新路径。因此，对于农业文化遗产

的认知应该从一种保护性的文化遗产，转变为与社

会“共生性”发展的系统性文化空间。农业文化在

强调空间单位群体的历史关联同时，更应把农业文

化遗产看作“家园式”的生活空间，突出个体生命意

义在此内的延展性和存在性［48］。在这种情况下，农

业文化遗产才能展现出新时代的生命力，才能为后

工业时代，人类如何发展提供足够的借鉴经验，为

乡村振兴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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